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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是第四次战役第

一阶段刚一结束的2月21日
返回北京的。对下一步的作战
目标，彭德怀心中并不乐观。

虽然这时在 “彻底解决
朝鲜问题”的战略目标上，他

与毛泽东之间并无分歧，但作
为战场统帅的他毕竟身处第
一线，对敌军优势地位比毛泽
东有更具体更深入更客观的
认识。正因为如此，他觉得有
必要从毛泽东本人起，从上到
下彻底打消迅速解决朝鲜问

题的乐观情绪。
几天后，中央军委慎重研究

了朝鲜战局，重新调整了作战方
针：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
至少我们应作两年的准备。

由于汉江的阻隔，西线的
“联合国军”动作要慢一些。3
月7日，当东线“联合国军”将
战线齐整之后，西线“联合国

军”也完成了渡江作战准备。

李奇微立马集中兵力，从
全线发起进攻，企图从中央突
破，造成由东北迂回包围汉城
的态势。这就是所谓“撕裂者
行动”。这次进攻来势更加猛

烈。头一天，中朝军队一线各
军就有 8个连队全部牺牲在
阵地上。

已经打了近50天的汉江
两岸防御战打得实在残酷，第
五十军打到最后基本上没有一
个完整的建制连队，兵员不足

战前的一半；第三十八军9个步
兵团只有第一一三师第三三八
团建制还算完整，第一一二师只
剩下不到一半的人，第一一四师
第三四二团只剩一个完整建制
连，伤亡最大的第三四０团只
有两个班尚能作战。撤出时，全

军只有第三三八团和整编出的
21个连队尚有战斗力。

这个巨大代价的回报，是

中朝军队取得了横城反击作战
的胜利，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

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进展
速度，打击了敌人进攻势头，并
掩护了中朝军队第二梯队的开
进与集结，为预计中的第五次
战役争取了必要的准备时间。

毋庸讳言，对于中国军队

来说，这仗打得既被动，又吃
力。而且现在面临的局面却更
加严峻。炮兵由于没了弹药，
炮损严重，大多撤往三八线以
北休整。步兵没有炮火掩护不
说，粮食也接济不上，很多阵

地仅仅是因为守备分队饥饿
而不得不忍痛予以放弃。饥寒

交迫，缺粮少弹，这仗，可怎么
打？还是得打！

从3月8日起，中朝联合
司令部和志愿军总部连续发
出战术指示，明确了运动防御
的作战方针。根据联司的战术
指示，正在交接防务的中朝军

队也改进了战术，他们在宽大
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
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的部

署，实行“兵力前轻后重，火
力前重后轻”的原则，以阻击
结合反击、伏击、袭击等各种
手段，依托每一阵地节节阻击
敌人，大量地杀伤消耗敌人。

战线仍在缓慢北移。3月
9日，彭德怀返回已前移至上

甘岭的志愿军总部。
面对“联合国军”咄咄逼

人的进攻势头，彭德怀和邓华
等商议后，觉得为了节省兵
力、减少伤亡、缩短供应线和
保持主动，充分准备下一次战
役，有必要暂避敌锋。

11日，彭德怀致电周恩
来：“为缩短我军防线，决定放
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
生力量。现运输情况未改善，部
队仍经常吃不上饭，就地筹粮
亦不可能。”这时候，彭德怀已
决心不再背汉城这个包袱。

但这事儿得跟金日成说
清楚，汉城是人家的首都。11
日，在给周恩来发电决定放弃
汉城的同时，彭德怀亦电告柴
成文转金日成，通报了与毛泽
东等商定的长期作战的方针，

并特别提出了 “作战方针以
消灭敌人为主，不必顾虑城市
之暂时得失。抗美援朝运动已
在中国全面展开，各地动员参
军均超过指标。”

那意思也就是让金日成
放心，汉城丢了就丢了，中国

军队还是要和你一起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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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宿舍，

和衣躺下，回想着今天晚上在
小松林里的遭遇，感觉一只有
力的手正将我渐渐地拖进一
个沼泽。

醒来后天大亮，看到窗外
的艳阳，心情顿时轻松了不
少，有阳光真好。导师曾经说

过，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从业
者，一定要保持自身心理的健
康，否则如何去帮助别人？

想到今天叶浅翠会来向
日葵办公室，我特意地拾掇了
一下自己。轻轻地叩门声响
起，叶浅翠站在门口，低眉浅

笑，带着初秋的一抹金色阳
光。“来，进来呀。”我招呼着，
赶紧收起书本，指着面前的椅
子，说：“呵呵，坐呀。”她款款
地坐下，姿势端庄，显示出她
的良好家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圆睁着眼睛，两只眼睛像夏
日成熟的紫葡萄，一直落到我
心田深处。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

与你一模一样的人。”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我始终无法坦然
地说出段瑜的事情。我心里在

害怕，害怕她以前就听过这个
故事。段瑜杀白铃的案件肯定
在平凉是十分轰动的，在一个
小地方，这样子的事情足够成
为百姓口头几年的谈资了。叶
浅翠去平凉旅游，听到有人提
起是正常不过的事，然后她失

足跌伤了后脑，开始癔想……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叶浅翠忽地笑了，说：
“你看到了与我一模一样的
人，然后是不是联系到我暑假
里的遭遇呀？于是你以为有什
么古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呵

呵笑着，十分欢欣，弄得我有
些莫名其妙。

叶浅翠收敛笑容，说：

“你说的那个人，我知道。她
是我的姐姐，我们是双胞胎。

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有个姐
姐，前几天她才来找我的。”

我一愣，心想怎么可能自
己的亲姐姐，而且还是孪生姐
姐，以前怎么会不知道呢？她
明白我的意思，继续说：“我
很小父母就离婚了，各自带一

个女儿，从不来往，连电话都
不通，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个
姐姐。而且我有记忆以来，也
从未见过父亲。”我清晰地感
觉到了她的不快乐，心也微微
疼痛了。如此光洁美好的女

子，居然出生于一个破碎的家
庭。

我大着胆儿伸手按住她
放在桌子上的手，诚挚地说：
“不要难过，人生没有十全十
美的。”

她愕然地抬起头，青葱小
手在我的手心里微微颤抖。
“现在我长大了，明白了事

理，想想父母也许有着不得已
的原因吧。”多么善解人意的
女孩子呀，我的爱慕之心越发
地盛了。房间里有短暂的沉
默，然后我问：“你姐姐也在
这个学校读书？”看来昨晚雾
中遇到的那个酷似叶浅翠的
人应该就是她姐姐吧，两人长
得真是相似呀。如果真的是

她，那叶浅翠的姐姐可是位匪
夷所思的人物。
“不是的，她在国外读书

的，回来度假。她学的东西很
特别，专门研究一些灵异的事

情，类似于 X档案说的东
西。”
“真是够特别的。”我喃

喃地说着，心头突地跳了一
下。看来昨天晚上去小松林的
白衣女子就是她姐姐了。红色
眼睛的直立老鼠，血色眸子的

女人，招之即来的黑雾，这些
想必是叶浅翠姐姐从哪学来
的巫术吧？昨晚的事情仿佛在
朝我眨眼。我赶紧甩甩头，将
它从脑海里抛出。

我忽然想起姜培说的叶
浅翠姑姑的事情，又想起叶浅

翠刚才说她父母离异后从不
往来，这两个说法明显是相悖
的，是谁说了谎呢？想了想，我
问：“你有姑姑吗？”

叶浅翠被我忽然冒出的
问题弄得一愣：“姑姑，应该
没有吧？我不太清楚，妈妈从

来没有跟我说过。”如果叶浅
翠自己不知道，作为她同学的
戴磊会从什么渠道知道呢？我
微微皱起眉。

CDEF

何建国下班后，开着车

去了他哥哥的工地接哥哥。
说好爹在的日子，每天下班
他去工地接他哥回来吃住。
最终建成同意了回家吃，但
是坚决不同意回家住。何建
国到的时候，见他哥正在挖
沟，春寒料峭，哥只穿件单褂

儿头上仍是腾腾的汗。哥哥
不是干瓦工吗，这是瓦工干
的活儿吗？问哥哥怎么回事，
哥哥说，今天早晨，包工头通
知他，以后不让他干瓦工了，
他没技术，干不了。何建国自
从看到哥哥何建成干苦力的

模样后一直于心不安，也理
解父亲的想法。

这些天，小西一直住在
娘家没有回来，美其名曰，她
不在，他们父子三个团聚起
来方便一些。是方便，不止一
些，方便得多。她不在的日子

里，他天天接哥哥建成回来
吃晚饭。这天是周末，父亲不
吃饭，也不说话，就那么闷着
头，一口口地抽烟，是在给他
施加压力呢。何建国的感觉
没有错，父亲对他非常不满，
不明白这个老二为什么这么

怕老婆！父子俩闷了很久，何
建国沉不住气了，说，爹，我
去小西家，接她回来，咱跟她
当面谈。爹的脸色这才好看
了一些，舒展了一些。

小西不在家，带保姆小夏
出去买东西去了。小夏要买东

西请建国爹给捎回家去。考虑
到她北京路不熟，小西妈让小
西带着她去，并提前预支了一
个月的工资给她。小西出门前
还带上了相机，说顺便带小夏
去天安门看看。

小西不在家，何建国有

些遗憾同时也庆幸。遗憾是
为白跑一趟，庆幸也是为白跑
一趟，回去可以跟父亲交差说

小西不在。他对小西爸妈说他
来接小西，既然小西不在他就

不呆了。不料小西爸妈像看穿
了他似的说，既然来了不妨坐
一会儿，他们正好有些事想跟
他谈谈。何建国没办法，只好
硬着头皮坐下。他知道他们要
跟他谈什么，所以他才急着
走，一如小西知道他爹会跟她

谈什么，所以才会躲在娘家不
露头。

就在这时，他听到小西
爸叫他：“建国！”他茫然抬
头，小西爸目光犀利：“建
国，在处理你和你父亲你们

家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你是
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哪？”

何建国吓了一跳：“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的
反应是过于强烈了，小西爸
妈都感觉到了，相互对视了
一下。

这时小航屋门开了，小
航从里面探头出来，对何建

国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
呼，而后问他妈是不是从他
钱包里拿钱了，说是他钱包
里的钱少了。他说这次他记
得很清楚，昨天下班回家路
上刚从卡里取了一千元，然

后就回家了，到现在，门都没
出，钱包里只剩下了五百。听
到这里何建国脱口而出：“不
会是小夏！”反应之迅速之
强烈略显失态。

小西妈看他一眼，淡淡
地道：“我们并没有说是小
夏。”

这时，小西和小夏说说
笑笑大包小裹地开门回来
了。何建国把小西叫到她的
房间里，关上了门，严肃地跟
她谈了一次。先是说了他爹
这次来的三件事：一是他哥
的工作，二是他们的关系，三

是他和小西的孩子。然后，让
小西权衡。小西凝神看着何
建国那张异常严肃的脸：“你
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这三
件事办不成，我们的关系就
算到头了？”
“小西，你最后听我说一

次，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那
我们可能真的是缘分尽了。”
何建国没正面回答问题。
“行。除了生孩子，你哥

的工作和住处，你让你爹放
心。我尽全力。”小西说。

何建国感动的同时心头

的忧郁仍是挥之不去。这次
是行了。下次再有什么事，怎
么办？还有，他们的孩子，不，
他爹的孙子，怎么办？

GHIJK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
发生了纠纷。民歌手兼唱片

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
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很
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
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
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
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
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

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后
来邱晨录完了音，唱片上市的
第二天正准备把酬金送给李

敖，李敖却开始避不见面。不
久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
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
的时间迟了两天没照规矩来，
所以要诉诸法律，不过可以私
下和解，于是索价二百万元。
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星期的

时间做考虑，李敖答应了。廖
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
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
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
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
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
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
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
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

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
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
不再回金兰大厦去住了。这时
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
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
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
的。没想到有天晚上他打电话

来，要我到刘维斌导演家，他
愿意无条件离婚。刘导演也是
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交，他
的妻子孙春华则是我一直很
喜欢的女人之一。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
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

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写离婚
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

以得到解脱的期待感。他写到
一半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必须
把私章和户口簿交给他，他好

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续。他不知
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
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

我告诉李敖说这么重要
的东西我不能交给他，因为我
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这时
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地开

始骂出各种不入流的话，我先
是静静地听着，听到忍无可忍
的时候，拿起旁边茶几上春华
养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着他

脑袋的方向正准备用力砸过
去的时候，刘大哥一把抱住了

我；我用力过猛，反弹力当场
令刘大哥闪了腰。两个人就这
样闹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猛然
意识到天都快亮了，于是独自
走到饭桌一个人低头吃起春
华为我们准备的夜宵（nÑ

o`pq），这时李敖突然变
了一张脸走到我的身边，和颜
悦色地对我说：“因因啊！我
们还是好好解决这件事吧！”
我头都没抬地对他说：“太迟
了，我们走着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萧孟能先

生召开记者会，接着四海唱片
公司和我又联合起来招待记
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二
天所有的报纸都登出这则消
息，舆论为之哗然，我整个人
充满着战斗意志。八月二十八
日李敖在友人劝说之下决定

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
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五条文
情并茂的感言。某些与我有交
情的女记者朋友拿了这份声
明，立刻赶到世界大厦对我说，
如果我不能马上回李敖一份书
面声明，第二天报上登出的内

容必定是一面倒的，因为他的
文笔实在“动人”。于是我在五
分钟内含着眼泪回应了他的声
明。那张纸我没有保留下来，只
记得内容是希望他好自为之，
从此不再遇见“试探”。

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

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
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
厦准备和我签离婚协议书。当
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
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间虽
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
剧，但手心传达出来的讯息还

是有情感的，于是紧绷的斗志
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
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
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


